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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大爱向死而生
———评电影《入殓师》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面对死亡、人殓等一系列灰暗的词语，用怎样的情感才可抹去冰冷，饰以温暖？电影《入殓师》以日本大和民族式的哲思与人生态度为针线，细腻而又饱含深情地穿引而成一幅有关生死之思、人世之情、伦常之理的深刻作品。
影片丰满立体且情感细腻的人物形象塑造支柱般地撑起其整体结构。小林大悟这一主人公的塑造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影片开头，小林驾驶的一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由远及近慢慢驶来，导演运用中、近景侧面拍摄，将观众成功置身于主人公身边，引入一个如雾般空灵、迷蒙的生死人间。主人公小林幼时父母离异，母丧与父弃的人生经历令他迅速成熟却依旧保有一份孩子般无助与缺乏安全感的惶恐，当他工作的乐团宣布解散时，画面中惊讶、无助、失落的神情和动作与依旧镇定并迅速离开的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为后来他与妻子搬离东京来到乡下做好铺垫。而这也正展现了一种无常的人生、命运对个体的不可预知之掌控。在这无常弄人的命运的掌控之下，小林阴差阳错成为一名入殓师，这意味着他要近距离直面死亡。死亡对于每一位亡者的亲属而言，是埋葬生前一切矛盾、误解、痛恨的土；而死亡对于小林来说，则是顿悟人生意义的重要媒介。因而他不再是无助地如小孩般将脑袋埋入妻子怀里索取温暖、无法释怀父母离异之痛的小林，而是一个人吃着面包、开着车，在充满生机的嫩绿原野上拉一段幽怨的大提琴乐曲的小林，认真娴熟地送已亡人最后一段路程的慈悲而坚强的小林。
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的恰到好处的应用是影片感人至深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整部影片中，极少运用大远景近景特写镜头，而这种以大量全、中景锦头为特点的镜头运用恰到好处地控制了整部影片平稳的速度与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发展情节。影片多次用固定镜头来叙事，而这种剥离了复杂技巧的固定镜头正体现出影片对于自然、生命等一切事物本质的敬重，而其中少数运动镜头所展现的画面点到为止，锦上添花地为影片撑起一份温馨浪漫。如小林在房间中演奏大提琴这一段，摇拉镜头流畅如悠扬的乐声，旋转镜头婉转如空灵的曲调，画面在小林的回忆中转入他童年时端坐于此为父母演奏大提琴，虽然小林对于童年的记忆充满了失望痛苦，但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全、中景镜头依旧展现了小林对于记忆犹新的母亲柔情的爱的怀念与对记忆模糊的父亲的追忆与思索。
影片对音乐与大量主人公独白的运用也为其增添了一份含蓄蕴藉的意味，体现了一份独特的东方美学、哲学的深厚底蕴。安静的音乐与同期声内敛含蓄，平衡了电影中盛放温和与悲伤的情感天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发展，缓缓流露却可直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且与之产生情感的共鸣。如此温柔、缓慢的情境已在不知不觉中深入每位观众的内心。
具有隐喻意味的具象事物在影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一只被小林放生的活章鱼、一条被小林目睹回溯迎接死亡的鱼都暗含了导演对于生死的深入思考，也深人浅出地表达了对生命思考的主题意蕴。而另一个道具—石头的运用，更是体现了小林的父子情，即电影对于亲情的解读。当小林在死去的父亲已僵硬的双手中找到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并将它放入怀孕妻子的手中时，这一仪式性的场景表达了一种怨恨的化解、情意的延续。即便一切有所残缺，小林却不再孤单。
无论是生前不受脾气暴躁丈夫关注的中年妇女、男儿身的“女孩”、误入歧途的问题少女，还是备受爱戴而寿终正寝的爷爷，小林都以一种慈悲、大爱之心，用一双温柔、充满热度的双手送他们最后一程。这份曾令他厌恶的工作如今也得心应手起来，犹如弹奏一曲悠扬的音乐，而在乐曲即将终结之际，他终于记忆起父亲曾经存在于他脑海中的模糊的面容，心中的那一份情也终于完整，爱也最终降临。
评析
这是一篇不错的影评，不仅逻辑清晰，而且对于生与死的解读十分深刻。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主要论点：电影《入殓师》以日本大和民族式的哲思与人生态度为针线，细腻而又饱含深情地穿引而成一幅有关生死之思、人世之情、伦常之理的深刻作品。
正文部分，作者分别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运用方面以及影片中的音乐、独白、道具等方面，对主要论点中的生死之思、人世之情和伦常之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这篇文章可以发现，作者在观看影片时是十分认真的，因为作者在行文时对于很多细节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和到位，例如，当小林工作的乐团宣布解散时，作者对小林的表情描述非常到位，即惊讶、无助、失落等，而对这些细节的把握和恰到妤处的运用，能够大大提升文章观点的说服力，所以希望考生在平时观看影片时一定要养成随时记观影笔记的习惯，这样在真正写作的时候才会言之有物。



